
在这些貌似公正的通报之
后，坎特把话锋一转：“尽管中
国已采取重大步骤，但中国境内
的盗版行为仍继续存在。中国虽
然在追查零售中的盗版行为，但
尚未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对大的生
产商和销售商采取行动。结果
是， 1995 年，华南和华中的 34 家
激光唱盘工厂生产出了大约 5400

万张唱盘和视盘，而中国国内市
场只能吸收 200 万到 500 万张。美
国工业部门报告，中国继续进口
CD 生产线，不久后，它的生产能
力可能接近于 1 年生产 2 亿张激
光唱盘。中国生产的一个光盘只
读存储器可以存储 1 万个美国软
件，但在香港零售，可能还不到
10 美元。我们现在等待着中国采
取进一步的决定性行动来履行诺
言，结束猖獗的盗版行为。”

他还从市场准入方面攻击中
国：“中国在音像制品和电影进
口上存在非正式的限额，把进口
电影限制为一年 10 部，还不允许
美国的电影和音像公司进入生产
音像制品的合资企业。如果市场
准入问题不能解决，从长远来
看，这将使中国可能采取的任何
执 行 协 议 的 行 动 变 得 毫 无 意
义……”

坎特开始煽风点火了。
国际观察家认为，他这番话

是在为贸易报复作舆论准备。
4 月 8 日，巴尔舍夫斯基气

宇轩昂地飞抵北京。
在她身后，还带来了美国知

识产权界的一大批官员，其中包
括美国唱片业协会主席伯曼、商
业软件协会政策委员会主席伯
顿、交互式数据软件协会主席洛
温斯坦及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高
级官员等。这些官员既是被她动
员来给谈判助威的，同时也是前
来给她的政治表演充当喝彩观众
的。

她一下飞机就对记者发表了
态度强硬的谈话。

巴尔舍夫斯基：“我们将在
这次谈判中要求中国采取更加果
断的措施打击盗版，不然，我们
将会在这个月再次将其列为‘特
殊 301 ’的重点国家名单。克林
顿总统也将会采取行动来使中国
遵守他们的诺言。”

记者：“你这次来华带来了
什么具体建议？”

巴尔舍夫斯基：“我将提交
中国一份‘紧急行动计划’。”

记者：“能否透露一点计划
的内容？”

巴尔舍夫斯基：“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具体的计划，是限定完
成时间的计划。”

到了下榻处，巴尔舍夫斯基
和随从的知识产权界官员立即开
会，听取先行来华的贸易代表助
理李森智关于前一段谈判情况的
汇报。

李森智是 4 月 1 日来到中国
的。他先在上海进行了所谓的调
查，又在北京与中方代表进行了
小范围谈判。谈判内容仍然是围
绕着美方于 2 月份提出的 4 个问
题进行的。如果说有什么新东西
的话，就是他要求中国至少关闭
14 家或 15 家光盘生产厂，并要求
在广东、海南、浙江等地延长知
识产权的重点执法期。

对这些要求，中方都一一顶
了回去。中方认为，中国各地通
过集中行动已经使一度猖獗的侵
权盗版活动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并已经对 6 家侵权盗版严重的光
盘生产企业给予关闭处罚。如果
美方提出关闭更多的企业，必须
拿出这些企业侵权盗版的事实和
证据。关于延长知识产权重点执
法期问题，中方认为，重点执法
期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其间
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已经转为有

关执法部门的经常性工作，没有
必要继续延长。虽然李森智再三
纠缠，中方在这些问题上没有退
让。

巴尔舍夫斯基特别关心的是
市场准入问题。

李森智汇报说：中国没有退
让。

根据李森智的这些汇报，巴
尔舍夫斯基进一步推敲和补充了
她将要向中方提交的“紧急行动
计划”，准备向中方施加更大的
压力。

这不过是她的一厢情愿而
已。

在她带着精心拟定的“紧急
行动计划”走进谈判厅的时候，
在她与中方代表握手的那一刻，
就有了一种预感——— 这次谈判也
许注定会扫兴而归。

她敏感地发现，领衔谈判的
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孙振宇并不
像她自己那样显得“紧急”，其
他中方代表也都不像美方那样显
得“紧急”。中方代表的态度非
常坦然，非常平静，比以前任何
一次谈判都更加坦然和平静。

坎特开始煽风点火37

今 宵 一 谜 炒股致富者，无疑是少数(电讯名词) 田智海 昨日谜面 星夜过泉城 谜底 经济亮点

《大国的较量》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吴海民

———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纪实

出面接待我的人慢言慢语地
向我解释：“你进央视，要占用
一个干部指标，但今年广电部没
有名额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还
在努力。”

回学校的路上我精神恍惚，
没坐车，忘记了要坐哪路车，一
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直到天黑。

当然，您不用猜也知道，问
题最终还是解决了，否则今天我
也没机会在这儿给您痛说革命家
史。

非常感谢广播学院的刘济南
院长，她很重视此事，马上就去
广电部了解情况，为我争取这个
名额。而她发现，事件的缘由简
单得可笑：毕业分配前夕，广电
部干部司曾经问过中央电视台：
“你们今年招播音员吗？”央视
的回答是“未定，不好说”。于
是当央视最终定下一个人选，临
时告知广电部，对方不干了。问
你的时候不说，现在想起来要名
额了？没有！来了个下马威。

别人没收拾，光收拾我了，
三天瘦了一大圈。

现在想想，太好笑了。
拿到中央电视台的出入证

后，我郑郑重重地把它挂在脖子

上，和哈文在央视大楼前面照了
一张合影。有时我一个人坐在办
公室里，没什么事儿，也会把这
张出入证拿在手里，摩挲来摩挲
去，反复端详，心中五味杂陈。

这天中午，我又在欣赏出入
证，老觉得背后有人，扭头一
瞥，没看见谁，于是继续欣赏。

不对，还是觉得有人，使劲
儿一回头，这下看见了。

“石老师！”我“噌”一下
跳起来，立正站好。

站在我背后的，是纪录片
《空中丝绸之路》的总导演石宪
法。

“是不是感慨良多啊？”他
笑眯眯地问我。

听这话，应该是瞅我半天
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李咏，这只是个开始。你
等着吧，不出两三年，”他在我
脑门儿上点了一下，“你这块尖
石头，就会被磨圆的。”

我一向不相信宿命，那太唯

心，但我不反对命中注定的事
儿，比如天上掉馅饼，正砸我头
上。这不，当我在央视默默无闻
混了 7 年，眼看就要奔三，却只
成家未立业，《幸运 52 》来啦！

1997 年，我 29 岁，在中央电
视台海外中心当导演兼主持人。
工作能力尚可，公众知名度为
零。台里的同事说起李咏，熟点
儿的，知道是《天涯共此时》主
持人，不熟的，只知道我是成天
张罗两岸寻亲，帮“北京刘大
妈”找“台湾王大爷”，“老坐
着，腿有毛病”的那位。至于长
相，记不清！

一天，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突
然找上门来，让我为一个外国宣
传片配音。配音是我老本行，不
过这片头让人十分费解，跟我以
往配的那些历史片、纪录片、科
教片都不一样。花花绿绿，闹闹
哄哄，几个大写英文字母“ GO
BINGO ”。

我问我同学：“这什么意

思？ GO ……去哪儿啊？”
“去博彩！好玩儿着呢。”
“哦，博彩，看看！”
我这位同学年龄不大，来头

不小，是欧洲传播管理顾问公司
(ECM)驻中国首席代表。

ECM 公司，在全球娱乐界都
是响当当一块金字招牌。他们靠
着做节目、卖技术、卖服务起
家。《 GO BINGO 》是他们的看
家大戏，在英国持续播出 30 年，
长盛不衰。我同学的任务，就是
给它在中国找个好买主。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在中
国兜售外国节目，难上加难。要
不她怎么找着我了呢？就我这嗓
子，在配音界有多大名气不敢
吹，但我当年“冒充”赵忠祥老
师配过的一期节目，直到今天也
没人听出过破绽。

按说，作为一个资深配音演
员，我也挺见多识广的，古今中
外，啥节目没见过？但眼前这个
《 GO BINGO 》愣让我看傻了。

《幸运 52 》来啦！26
——— 央视名嘴李咏自传

《咏远有李》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李咏

这几年口号又改啦！“两个孩
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特地
将女孩放在男孩之前，希望消除重
男轻女观念。后来因为少子化的
风潮，又改成“两个孩子很幸
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希望民

众多生几个小孩。
总之，我多了个妹妹，只差

我一岁而已。由于年龄相仿，所
以我跟她不存在什么“哥哥保护
妹妹”这种事，反而从小打架打
到大：她咬我手臂我抓她头发，
吵吵闹闹的，好不热闹。当然这
样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家在这一年也留下了第一
张全家福：妈妈抱着妹妹，爸爸
挽着妈妈，我骑在小木马上。

1979 年 1 月 1 日零时起，台
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或者从
大陆的角度来说，是中美建交。

当时的台湾当局其实就是陷
在这种迷思当中，以中国的正统自
居。在蒋中正的时代，一直以极端
的原则处理两岸问题，无形中也使
台湾的国际空间缩小了很多。

总而言之，“断交”已成定
局，民间再多的抗议和自发的政
治运动，在大国博弈间也显得软
弱无力。台湾少了个靠山，信心
不足的人就纷纷移民，在那一年

就有大规模的移民潮出现。于
是，才有了蒋经国在那年的除夕
谈话“渡过难关”的言论出现。

当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
瑜，在记者会上表达台湾对“断
交事件”的“严正立场”，他凭
借英挺的形象，可谓一夕间爆
红，成为媒体宠儿。就在那个台
湾人心极大动摇的时刻，知名的
民歌手侯德健也发表了《龙的传
人》这首歌，整首歌词歌颂古老
神州的庄严伟大、近代中国的苦
难以及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当然
啦，这首歌呼应当局的立场，在
当局的大力支持下，立刻在台湾
及海内外华人间歌颂一时。

而在社会上，也掀起一波又
一波的“爱台湾”运动。比如，
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说一个
小朋友在美国与台湾“断交”
后，同仇敌忾，捐出自己的猪公
扑满来给当局买“飞机大炮”。
我大一点儿的时候就想，飞机大
炮不还是都跟美国买的吗？这个

故事好像怪怪的。回到正题，台
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后，美军
跟着撤离台湾，取而代之的是
“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政府根
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供应
武器给台湾。台湾继续以“自由
的灯塔”自居，一方面也是安抚
民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
谓的“反攻大陆”已经成为笑
话，只有当局继续喊得响，底下
的响应一年比一年心虚，一年比
一年微弱。

当然，美军在台时带来的一
些经济活动也随之萧条，许多社
会问题渐渐浮现，尤其是美军留
在台湾的私生子问题，成为 20 世
纪 80 年代许多电影及文学作品探
讨的对象。

此外，侯德健后来在 1983 年
潜赴大陆，台湾当局感到脸上无
光，遂把《龙的传人》这首歌给
禁掉了，当时还成为许多人揶揄
的事件。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台湾并

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反对党。除了
国民党外，名义上还有青年党、
民社党等，每次选举他们也都会
派候选人出来，但根本威胁不了
国民党，或者说，这些党只是国
民党包养着的，有点儿用来宣传
“看！我们还是有其他政党！”
的意义而存在。所以，台湾当时
基本上还是国民党以党领政、国
民党压倒一切的情况。

当时有个词：党外。国民党
一党独大的统治时期，台湾社会
没有组党的自由。在早期反威权
和自由主义的组织或个人，是以
杂志等文宣来表达宣传自己的政
治主张。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
开始通过选举的机制，进行进一
步的串联和组织工作。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词：白
色恐怖。不解释词义，请大家自
己去查。这个词对于台湾的意
义，大部分就是指国民党自统治
台湾以来对异议分子或嫌疑者的
肃清及迫害。

1979 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3

《我们台湾这些年》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作者：廖信忠

——— 讲述 30 年来政治巨变下 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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